«但以理书»——第二十五号
巴比伦衰落的揭示：从尼布甲尼撒到伯沙撒的预言性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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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伯沙撒的灭亡,早已被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的降卑所预表.
“那位神圣的守望者的宣判——正如在其首任君王身上所显的预表一样——也临到了巴比伦的末代统治者：‘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但以理书 4:31.”«先知与君王»,533页.
尼布甲尼撒代表开端,伯沙撒代表结束,指的是那个统治了七十年的王国;因此,这也象征了«启示录»第十三章中那只从地上上来的兽（美国）的统治,它将在推罗的淫妇（教皇制度）被遗忘的时期掌权.
到那日,推罗要被人忘记七十年,照着一王的年日;七十年期满以后,推罗必像妓女那样歌唱.以赛亚书23:15
因此,尼布甲尼撒代表美国的开端,伯沙撒代表美国的终结.尼布甲尼撒代表共和主义之角的开端和新教之角的开端.伯沙撒代表共和主义之角和新教之角的终结.
加在尼布甲尼撒身上的审判是“七次”.尼布甲尼撒像兽一样生活二千五百二十天的故事,被威廉·米勒用来阐释«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不过他并未涉及在伯沙撒的审判中所象征的那二千五百二十.
所写的字是：米尼、米尼、提客勒、乌法珥新.这话的解释是：米尼——神已经数算你的国度,并使它完结;提客勒——你被放在天平上称了,显出不足;毗勒斯——你的国已被分裂,赐给玛代人和波斯人.但以理书 5:25-28.
除了但以理对墙上神秘文字所作的解释之外,“弥尼”和“提客勒”这两个词本身是重量单位,也代表特定的币值（出埃及记30:13;以西结书45:12）.一“弥尼”等于五十舍客勒,即一千季拉.“弥尼,弥尼”因此相当于两千季拉.一“提客勒”等于二十季拉.因此,“弥尼,弥尼,提客勒”相当于两千零二十季拉.“乌法珥新”的意思是“分开”,因此表示半个“弥尼”,即五百季拉.合在一起它们的总数为二千五百二十季拉.
怀爱伦最后一处引述指出,伯沙撒是由尼布甲尼撒所预表;更具体地说,她强调了他们共同的审判,而且这两次审判都以«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倍”为象征.圣经使用了几个术语来指称«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倍”.耶利米把它称为上帝的忿怒.
主何竟在怒中以云遮盖锡安的女子,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掷到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记念自己的脚凳！主吞灭了雅各的一切居所,并不怜悯;他在烈怒中拆毁犹大女子的保障,使之倾倒在地;他污辱了国家和其中的首领.他在烈怒中折断以色列一切的角;在敌人面前收回了右手;他向雅各焚烧,如四围吞噬的烈火.他拉弓如仇敌,右手立作对头;在锡安女子的帐棚中,凡悦人眼目的,他都杀戮;他将忿怒如火倾倒.主有如仇敌,吞灭了以色列;吞灭她一切的宫殿,毁坏她的保障,使犹大女子中哀痛与哭号增多.他强行拆去他的帐幕,如同园中的棚子;他毁坏了他的会所;耶和华使锡安中的节期和安息日被人忘记,并在忿怒的恼恨中藐视君王与祭司.主抛弃了自己的祭坛,厌恶自己的圣所;他将她宫殿的墙垣交在敌人手中;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如同在隆重的节日.耶和华定意拆毁锡安女子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把手从毁坏收回;因此使外郭与城墙哀号,一同衰残.耶利米哀歌 2:1-8.
主的怒气被称为“他怒气的忿怒”,并且他的怒气临到以色列的北国和南国.因此,«但以理书»指出有“第一”与“末后”的忿怒.耶利米提到主在向他所拣选的子民施怒时“伸出”的一条“线”.这条线在«列王记下»中也有提及.
耶和华藉着他的仆人众先知说：因为犹大王玛拿西行了这些可憎之事,所行的恶比在他以前的亚摩利人更甚,又以他的偶像使犹大也犯罪;因此,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灾祸临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凡听见的人,两耳都要发麻.我必把撒马利亚的准绳、亚哈家的铅垂线拉在耶路撒冷上;我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子,擦了又翻转过来.我必弃绝我产业所剩下的人,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他们必成为一切仇敌的掳物和掠物.列王纪下 21:10-14.
“神忿怒的‘线’,也就是摩西的‘七次’,先是拉在北国（亚哈家）之上,然后又拉在犹大之上.另一个源自«利未记»二十六章、用来称呼‘七次’的圣经术语是‘分散’.”
那时,我也必向你们发烈怒,与你们作对;我,就是我,必因你们的罪责罚你们七倍.你们要吃你们儿子的肉,也要吃你们女儿的肉.我必毁坏你们的丘坛,砍倒你们的偶像,把你们的尸体抛在你们偶像的残骸上;我的心必憎恶你们.我必使你们的城邑荒凉,使你们的圣所荒废;你们馨香的香气,我也不闻.我必使这地变为荒凉;住在其上的你们的仇敌必因此惊骇.我必把你们分散在列国中,又拔刀在你们后头追赶;你们的地必成荒凉,你们的城邑必成荒场.那时,这地在荒凉之中、你们在仇敌之地的时候,必享受它的安息;那时,这地要得安息,享受它的安息年.只要它仍旧荒凉,它就要休息;因为你们住在其上时,在你们的安息年间,它并未得享安息.利未记 26:28-35.
当约雅敬被掳之时,但以理被掳为奴到巴比伦;那在列国中的分散便在他身上得以应验.随后,但以理身处“仇敌之地”的时候,那地便歇了息,享受“她的安息日”.«历代志下»告诉我们,这段时期就是耶利米所说的七十年,而但以理在第九章中认识到了这一点.
凡从刀剑下逃脱的,他都掳到巴比伦去;在那里他们作他的仆人,服事他和他的子孙,直到波斯国掌权的时候.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直到那地享受安息;因为这地荒凉的时候,便守安息,直满七十年.波斯王古列元年,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在全国发布诏令,并且用文字颁布,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天上的神耶和华把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属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历代志下 36:20-23.
“分散”一词是“七期”的一个象征.尼布甲尼撒被判“七期”像兽一样生活的审判,预表了伯沙撒的审判,这一审判由墙上的神秘文字“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所表明.伯沙撒的审判由那字迹所代表,其数值等于二千五百二十,这与尼布甲尼撒像兽一般生活的天数相同,也与利未记二十六章所说“七倍”所代表的年数相同.
伯沙撒的审判,是以尼布甲尼撒的审判为预表,并以“七期”作象征;而这两种审判都表明一次“巴比伦的倾倒”,这正是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的象征.巴比伦第一次的倾倒,是在宁录的塔被推翻之时.
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言语一致.他们从东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说：来吧,我们做砖,把砖烧透;拿砖当石头,用石漆作灰泥.他们又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好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个族类,都说一种语言;如今他们开始作这事,以后他们所图谋的,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的话不能相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创世记 11:1-8.
在巴别的审判中——那也是对宁录的审判——主将宁录的叛逆者“分散”在“全地的面上”.宁录和他的同伙知道,他们的悖逆会使他们被分散,因为他们曾说,建造那塔和那城的动机是“要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的面上”.
在预言中,“名字”象征品格.宁录及其同伙所树立的品格体现在他们的作为上,因为凭着果子就能认识其品格.宁录的悖逆之果,因此也就是他品格的象征,乃是建造那座塔和那座城.“塔”象征教会,“城”象征国家.宁录那些叛逆者的“名字”,所代表的品格,就是政教合一;这在象征上也被称为“兽的像”.
记载巴别倾覆的段落中,“go to”这一表达重复了三次.第三次是当上帝施行审判,变乱他们的语言并将他们分散到各地之时.第一次的“go to”是为第二次的“go to”作准备,那时他们建造他们的城和塔.在第二次“go to”的这段历史中,当他们完成他们的工程时,上帝降临,亲眼察看他们的悖逆.第三次“go to”是审判,第二次“go to”是一次可见的试验.第一次“go to”代表他们第一次的失败;在预言上,“go to”三次的出现标示出“永远的福音”的三步试验过程.关于宁录的叛逆与败落的见证还有更多信息,但我们这里只是指出,巴比伦（巴别）第一次倾覆时,以“分散”为代表的“七次”这一象征被标示出来.宁录的审判以“分散”为表征,尼布甲尼撒的以“七次”为表征,伯沙撒的以“二千五百二十”为表征.
阿尔法和欧米伽的标记表明,由第四章和第五章所代表的那条预言线,是第二位天使与午夜呼声的晚雨信息.這條線起始於尼布甲尼撒所代表的巴比伦的倾倒,指向1798年,那是属灵的巴比伦（教皇权）第一次倾倒的时候.随后在这条线的末端,伯沙撒的巴比伦倾倒,标志着属灵的巴比伦（仍指教皇权）渐进性倾倒的开始,而这一过程始于星期日法令危机.在这条线的开端有两个关于巴比伦倾倒的见证,在末端也有两个见证.预言的逻辑认出那位伟大的始与终者的标记,同时看见在但以理书第四、第五章所代表的这条线中,关于巴比伦倾倒的主题由四个见证所印证.
在尼布甲尼撒与伯沙撒的型与反型关系中,当与末后的日子相对照时,我们发现：地兽在呈现羊羔样式时,由尼布甲尼撒所代表;而当它说话如龙时,我们就看见伯沙撒.我们在预言的关系中也看到,由美国宪法所引导的共和政体这一角,由尼布甲尼撒所代表;而美国宪法被推翻,则由伯沙撒所代表.我们还会看到,尼布甲尼撒是聪明的童女,伯沙撒是愚拙的童女.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但以理书»第四章和第五章.
伯沙撒曾获赐许多机会去认识并遵行上帝的旨意.他曾看见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被逐出人类社会;他曾看见那位骄傲的君王所夸耀的理智被赐给他的那一位收回;他曾看见那王被赶出他的国,与田野的走兽为伴.然而,伯沙撒对娱乐的嗜好和对自我高举的迷恋抹去了他本不该忘记的教训;他犯下与那些曾使尼布甲尼撒遭受严厉审判的罪相似的罪.他浪费了恩慈赐给他的机会,也忽略利用近在咫尺的机会去认识真理.“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问题,这位伟大却愚昧的王却漠然置之.
这就是当今轻率、鲁莽的青年所面临的危险.上帝的手必像当初对伯沙撒那样唤醒罪人,但对许多人来说,那时悔改已为时太晚.
巴比伦的统治者拥有财富和尊荣,在他傲慢自我放纵之中,他自高自大,起来敌挡天地的上帝.他倚靠自己的膀臂,从未想到会有人敢问：“你为何这样行？”然而,当那只神秘的手在他宫殿的墙上写出字来时,伯沙撒惊惧而缄默.霎时间,他完全被剥夺了力量,像孩子一样被降卑.他意识到,自己正任由一位比伯沙撒更伟大的那一位处置.他一直在亵玩圣物.如今他的良心被唤醒了.他意识到,自己原本享有认识并遵行上帝旨意的特权.他祖父的历史,如同墙上的文字一般,鲜明地展现在他眼前.«圣经回声»,1898年4月25日.




